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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



終於等到了這天，我細細打量起鏡子裏的我，披肩的秀髮，烏黑而又明亮；



塗著口紅的小口宛如一顆成熟了的櫻桃；



一套米色的套裝很恰當的包裹著我勻稱的身體，乳房結實的挺立著，往下是纖細的腰肢，漂亮的中短裙緊包著我微微呈弧形的小腹；



在肉色絲襪的映襯下，我的雙腿顯得特別修長秀美；最下面是我最喜歡的那雙白色細高跟鞋。精心打扮過的我是一個端莊成熟的美女了。就這樣死去吧，就這樣切開我的肚子，我陶醉在興奮中。雙手情不自禁地在下腹上按壓起來。



「昕兒，妳好了沒有？」姐姐的催促聲打斷了我的自我陶醉。



「就好，姐姐！」我走出房門，看到同樣打扮一新的姐姐，眼前不禁一亮：



只見眼前的姐姐宛然變成了一個貴婦，精心梳理的頭髮，用髮卡卡在頭頂，臉上畫了淡淡的妝，身上是她最喜歡的粉紅色絲綢旗袍，在吊燈下閃著絲綢特有的光芒，同樣是肉色的絲襪，但是玉足上的高跟鞋特別顯眼，細長的鞋跟足有八釐米長。



「姐姐，妳好美噢。要我是個男人我一定會抱著妳大幹一場的。」我調皮地說。



「討厭！妳還不是一樣？嘻嘻。」姐姐嬌嗔地瞪了我一眼。



「我們開始吧！」姐姐平靜地說，「是妳先呢還是我先？」



「嗯，我們一起來好不好？」我想了想說。



「好吧，這樣我們彼此也好有個照應。」說著，姐姐從沙發上的坤包裏取出兩把蟒皮鞘子的短劍和兩塊潔白的棉布。



「喏，給妳。」姐姐遞給我一把劍和一塊白布。



「哇，好精美！這是哪裡弄來的？」我抽出劍來，寒光一閃。



「當心一點，很鋒利的，我上次飛去日本的航班時買的，很貴哦，花了我一個月的工資啊，不過這樣挺值得的，畢竟要用它們結束自己的生命啊。」姐姐幽幽的說。



姐姐是個空姐，到過世界好多地方，但她特別喜歡飛日本的航線，別人不理解，我可一清二楚，姐姐迷戀日本的切腹文化，做夢都想切開自己的肚子，她這是偷著去日本學呢。而我又何嘗不是呢？



自從記事開始我就喜歡玩弄自己的肚子，用尺子鉛筆之類的東西刺小腹，模仿切腹自殺。以此來獲得性的快感。而今天，這一切終於能成為現實了————



前些天因為為了維護清白之身拒絕和客戶發生性關係，使公司蒙受了巨大損失，老闆炒了我。這樣我就有藉口結束我的生命了，別人會認為我是以死謝罪或者是以死抗議。反正人總要死的，趁著年輕切腹自殺，把自己最美的一面留在這個世上不是很好嗎？



至於姐姐，她在飛機上和機長，也就是她的男朋友纏綿被同事發現了，結果那個機長由於玩忽職守被停飛毀了前程，姐姐無顏見他，心裏很內疚，於是決心切腹自殺以死謝罪，同時圓自己的切腹夢。



「快一點吧，我已經等不及了。」我急切地說。



「好的，別急，妳要絲巾嗎？」姐姐問我。



「要絲巾幹什麼？」我納悶地問。



「傻，把肚子勒起來啊。」姐姐衝我做了個鬼臉。



「算了我就不要了，不過我可以幫妳勒，妳自己勒不緊的。」我說。



「謝謝你，好妹妹」姐姐高興地親了我一下。



「暈倒，又不是同性戀。」我心想。



姐姐迫不及待地掀起旗袍的下擺，叉開得好準的叉啊，正好掀到肚臍上面一點，露出整個小腹。哇，粉紅色的蕾絲小內褲，緊緊的包裹著姐姐微圓的小腹。



「快點啊！ 」姐姐催促道，同時用兩手使勁推上腹，使內臟儘量被推進小腹，我趕緊用絲巾在姐姐的腰上繞了一圈，打了個結，使勁一拉，「啊————」



姐姐大叫一聲，同時小腹不可思議地鼓了起來，像是隨時可能爆炸。



「太緊了吧？」我關切地問。



「沒…沒，沒關係。」姐姐喘息未定：「來扶我跪坐下來，我下面太鼓了。勒得真好，正好勒在肚臍上面一點。妹妹，妳真好，到了陰間我們還做姐妹好嗎？……」



「好的，一定。」我眼眶濕潤了。



慢慢地扶姐姐在地毯上跪好。由於小腹太鼓姐姐只好跪直了身子，而不是把臀部坐在腳上。然後我也在姐姐對面跪好。為了表現最淒美的一幕，我們都沒有把兩腿捆上。



是最後的時刻了。



我緩緩地解開套裝最下面的兩顆紐扣，鬆開束裙子的寬腰帶，輕輕地把裙子往下拉了拉，露出小腹，直到到陰毛上方（我穿套裝時不愛穿內褲）。姐姐也把內褲向下推到同樣的位置，不過她這樣做要比我困難的多。



我們同時拔劍出鞘，寒光一閃，房間裏昏暗的燈光彷彿都變得明亮起來。



抖開白布，我們細細地擦拭起短劍，不能讓一絲污穢進入我純潔的小肚子，絕不能。



「我試它到底有多鋒利」姐姐說著，把劍刃在自己的大腿上輕輕一劃……



「噢，天哪，竟然沒有疼痛的感覺，血倒是流出來了。真是好劍啊！」果然，血順著姐姐的大腿往下流著，由於絲襪的關係，血跡擴張成一塊，好像一朵盛開的玫瑰。



「我先刺了哦。」



姐姐給我一個微笑，把劍頂在小腹上最凸的地方，「啊————！」姐姐一聲大叫，同時雙手一用勁，噗！一聲悶響，劍的一半（大概五六釐米的樣子）已經默入姐姐的小腹。



「啊，我終於做到了，這是真的嗎？劍啊！你進入了一個少女最隱秘最寶貴的地方，進來了，終於進來了……」姐姐如夢囈一般喃喃地說。



「姐姐，等我一下，我就來。」我用手握劍，左手在小腹上撫摸了兩下，找準子宮的位置，把劍抵在上面，微微一用勁就把劍刺了進去……



「噢————————好準」我感覺劍穿過腸子穿透子宮壁，進入到子宮裏。果然像姐姐說的那樣，沒感覺多少疼痛，只感覺一股熱氣從小腹湧遍全身，這就是所謂的快感嗎？不是很強烈啊？我有點疑問。



這時候姐姐也恢復了鎮定，大口大口的喘著氣，小腹一起一伏的，並沒有多少血流出來。



「好妹妹，這才剛開始，痛苦還在後面呢，和姐姐一起切腹妳後悔嗎？」姐姐喘息著問。



「不！」我堅定地搖了搖頭：「我和妳一樣，都是為了圓自己的夢啊……謝謝妳陪我」



姐姐慘澹的一笑，同時雙手一鬆，噗————，當————



由於姐姐勒著腰，下腹內壓力巨大，所以劍自己彈了出來掉到地上，鮮血噴湧而出…



「啊————，好痛！」姐姐大叫，雙手本能的去摀住傷口，可是這根本就是徒勞，鮮血像噴泉一樣噴了出來，巨大的壓力頂著白花花的腸子往外湧，傷口被一點一點撐開，撕裂………



姐姐再也忍不住了，一把抓住旗袍的下擺，用力往上一扯，滋啦————，噗————



旗袍的整個前襟都被她扯破了，露出姐姐粉紅色的胸罩，腰上的絲巾也斷開了。



姐姐的小腹一下癟了下去，白花花的腸子順勢噴湧而出。



「啊，看到了，看到我的腸子了，妳是那樣的潔白，妳是那樣的光潤！噢，我的腸子，我的腸子！啊！啊！」



此時的姐姐完全沒有了以前的端莊，變得跟一頭母獸一樣瘋狂。而此時，我正呆呆的感受著那奇妙的快感。



「快啊！好妹妹，和姐姐一起來！噢！哦！」姐姐呼喊著。



「噢！」我如夢初醒，把劍抽出一點，只留痕段在腹內，然後猛地把劍往下一壓，小腹應手而開，還好，沒有剖斷腸子，我之前沒有禁食，可千萬不能弄破腸子。



先前的快感沒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火辣辣的劇痛，我用手摀住傷口，一點一點往外兜著腸子，以此來減輕一點痛苦。



而此時的姐姐，瘋狂的把手插進她撕裂的小腹，想拽出子宮，可是劇痛使她沒法實現，終於，姐姐放棄了最後一點矜持，一下倒在地上，翻了個身，仰著面，大口大口的喘著氣，積蓄力量。



「嗯——」姐姐悶哼一聲，一咬牙，終於把子宮握在手裏拽了出來。



巨大的痛苦使姐姐雙腳亂踢，一隻腳上的高跟鞋飛了出去，頭髮也散開了，像瀑布一樣綻放開來。



我忘了自己的疼痛，兜著自己的腸子，暗暗的為姐姐捏著一把汗。



此時姐姐突然鎮定了許多，凝視著自己小巧的子宮，淚流滿面：「妹妹，你知道嗎？這是女人的全部，有多少個夜裏，我夢見了它，掏出了它，現在這變成了現實，姐姐事多麼高興啊。」姐姐顫抖著說。



我也激動的不知如何是好，只知道問:「姐姐，妳還好嗎？………」



「傻丫頭，姐姐現在比什麼時候都幸福，來，我讓妳看看子宮如何給我們女人帶來幸福和快樂。」說著姐姐開始愛撫起自己的子宮，情不自禁的開始呻吟，由於是直接刺激子宮，姐姐很快達到了高潮，愛水噴湧而出，內褲根本阻擋不住如潮的愛水。



地上一片濕漉漉的。姐姐喘息平穩，蒼白的臉上泛起了一點潮紅，她強忍著對我笑著說:「讓妳見笑了。不夠精采，太失態了。噢，看妳，小丫頭，怎麼這麼慢，來，姐姐躺著看妳完成，等等妳，姐姐現在不死，等妹妹一起死。加油噢，別像姐姐一樣，幹得漂亮點！」



「嗯！」我含淚點點頭，放下手裏的腸子，把雙手伸進傷口裏，一狠心向兩邊一扯，把下腹完全打開了。



嘩啦—，內臟全部淌了出來，小腸，大腸，直腸，膀胱，卵巢等等，在腹前的裙子上堆了一堆。



真的好痛，為了給姐姐一個安慰，我強忍著不倒下去，可是小腹內的空虛感實在讓人受不了。



突然一個可怕的點子在我腦海裏浮現，我掙扎著拾起姐姐掉下的高跟鞋，用盡把它塞進空了的下腹深處。



一隻不夠，我又掙扎著把自己的也脫下來塞進去，好些了，可是金屬的鞋釘時不時觸及皮肉的感覺還是很痛苦的。



我看了看姐姐，姐姐用鼓勵的眼神看著我。



雖然到了這一步，但卻沒有流多少血，這說明腹部動脈並沒有破，我一時半時還死不了，可姐姐的時間不多了，怎麼辦？



我現在既要抓緊時間折磨自己，又要想辦法加速死亡，我學著姐姐的樣開始愛撫子宮，不過由於我第一劍池的位置，我的子宮已經破了，我用一個手指堵住子宮上的傷口，其他四個指頭用力揉捏起子宮，果然，又傳來溫熱的快感，這種快感麻痺著全身的疼痛。



「加油！」我對自己說。



同時另一隻手伸進肚子裏攬動一肚子的高跟鞋，「啊————」到 G點了，幾乎是同時，高跟鞋（應該是姐姐的那隻）的鞋跟劃斷了我的腹動脈，鮮血向前噴湧而出，淫水向下噴湧而出，我做到了，我沒有倒下。



望著被染紅但並不淩亂的套裝上堆滿了我的臟器，望著對著我用盡最後氣力微笑的姐姐，想像著這樣淒美的一幅畫卷，我內心好自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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